
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及其治理失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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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西班牙殖民者建构的统治秩序中，本土的印第安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末
端，无法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墨西哥独立后，印第安人依然处于社会等级的底端，进而

遭受土地资源匮乏、经济贫困和文化传承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并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牺

牲品。在种族中心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系，墨西哥政府无

意于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亦不承认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实践。民主转型后，在

国家构建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形下，墨西哥联邦和恰帕斯州政府试图通过对印第安准军事

团体的利用，实现族群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策略不仅没有解决印第安问题，反而造成了

当前恰帕斯州的政治衰败。本文认为，造成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多元族群

社会中权力资源的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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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帕斯（Ｃｈｉａｐａｓ）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是历史上玛雅文明的中心，也是当前墨西哥印第安人分
布集中的州。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主要由策尔塔（Ｔｚｅｌｔａｌ）、佐齐（Ｔｚｏｔｚｉｌ）、乔尔（Ｃｈｏｌ）、托霍拉瓦
尔（Ｔｏｊｏｌａｂａｌ）、拉坎顿（Ｌａｃａｎｄóｎ）、索盖（Ｚｏｑｕｅ）、丘尔（Ｃｈｕｊ）和哈卡特克（Ｊａｃａｌｔｅｋｏ）等八个部族组
成。① 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恰帕斯州印第安人占总人口比重的２７％，主要分布在中部的高地和
东部的丛林地区。②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恰帕斯一直是墨西哥最为贫穷的州。２０１４年的
统计数据显示，恰帕斯州７６．２％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３１．８％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③ 恰帕斯
州印第安政治组织公民组织独立协会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ｉｅｎ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ｃｉｏｎｅｓ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
Ｃｉｖｉｌ，ＣＩＯＡＣ）的调查数据显示，仅在高地城镇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ＳａｎＣｒｉｓｔóｂａｌｄｅ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周边３４２个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村社中，贫困人口的比重就高达９５．２％。④

贫困的恰帕斯也是墨西哥局势较为动荡的州。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本土的印第安人发起了

对殖民者和大庄园主持久的抗争运动。墨西哥建国后，印第安人的抗争持续不断地发生。１９９４
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发动了轰动全球的萨帕塔起义（Ｌａ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建立了持续至今的与政府隔绝的萨帕塔自治区（Ｌｏ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ｉｏｓＡｕｔóｎｏｍ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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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在国家控制区内，印第安族群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萨帕塔自治区的长期存在、印第安
人抗争的不断发生和州内局势的持续恶化显示着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墨西哥政府在

印第安问题上的治理失效。

国内学界对于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集中于对１９９４年萨帕塔起义的关注上。这些研究
着力探讨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带来的贫困、①土地问题与萨帕塔起义之间的关系，②并对墨西哥政

府应对印第安人抗争的对策进行探究。③“后现代革命第一枪”的地位亦使“萨帕塔运动”成为国际

学界关注的热点，众多研究集中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与印第安人发动萨帕塔起义之间的关系。④

萨帕塔自治区的出现，亦使得不少研究关注于这一新型的、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实践。⑤ 然

而，“萨帕塔起义”只是四百多年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阶段性表征，在全球化和墨西哥各项改

革推进的当下，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另一方面，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根

深蒂固以及当前混乱局面的出现，也与墨西哥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而言，墨西哥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导致了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发生。

基于笔者对这一地区长达１０个月的田野调查，结合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本文从历时与共时性
的双重维度对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构成进行讨论，并对墨西哥政府在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上治

理失效的动因进行分析。在深化对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认识的同时，就如何从制度层面上缩小不

同族群之间的差距，探索更为公平、合理的多元族群的发展模式，实现多元族群共同发展的路径问

题予以反思。

一、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基本构成

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主要包括土地问题、贫困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三个方面。这些问题既是

殖民时代的遗留，也与建国后墨西哥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及墨西哥政府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

１．土地问题 恰帕斯州的印第安民众对土地有着深刻的感情。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恰帕斯的
佐齐、策尔塔等诸多印第安部族中，一直流传着土地母亲和太阳父亲孕育人类的神话。印第安传统

文化认为，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依存的生产资料，更是赐予他们力量、支撑他们生活的神圣支柱。

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恰帕斯后，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建立了农业大庄园，强迫印第安人为其劳作。

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持续抵抗，导致１５３２年恰帕斯起义（Ｒｅｂｅｌｌｉóｎｄｅｌｏｓ
Ｃｈｉａｐａｎｅｃｏｓ）⑥和１７１２年策尔塔起义（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ｃｉóｎＴｚｅｌｔａｌ）⑦的爆发。

墨西哥建国后，以印欧人为主体的执政者和传教士们继承了殖民者的角色。为了反抗庄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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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的占领和传教士们征收的高额赋税，１８６７年，恰帕斯州佐齐城镇恰穆拉（Ｃｈａｍｕｌａ）的印第安
人再一次爆发了反抗的起义。２０世纪初迪亚斯独裁统治时期，大庄园制进一步发展。墨西哥全国
都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１９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占墨西哥人口１％的大庄园主们拥有着墨西
哥９７％的土地。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墨西哥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后，墨西哥政府将大庄园主和
教会控制的土地收归国有，并于１９１７年修改宪法第２７条，将土地等资源收归国有。同时在印第安
族群聚居的区域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村社（Ｅｊｉｄｏ）制度，规定土地属于集体村社，由村社将土地分
配给社区居民。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墨西哥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缓解困扰国内发展的经济危机。１９８８
年，萨利纳斯总统就职后更是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萨利纳斯政府主张在政治上强调民主

改革，在经济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市场经济，在社会政策方面反对民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主张通过团结互助实现社会公正。② 然而，这一改革却使得印第安人成为国家发展的牺牲品。

１９９２年，萨利纳斯政府修改了１９１７年宪法对于土地的规定，废除了墨西哥传统村社所有的土地制
度，允许资本可以通过合法手续购买土地。新自由主义改革下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以及土地分配

制度的取消，彻底击碎了印第安人获取土地的梦想，导致了１９９４年萨帕塔起义的爆发。③

尽管遭遇印第安人的抵抗，墨西哥和恰帕斯州政府仍然启动了一系列新兴农场与开发议案，部

分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征用。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市郊，包括北部市场、可口可乐公司等多

个开发项目占用了周边圣·拉门（ＳａｎＲａｍóｎ）等多个印第安村社近８０．２公顷的土地。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资本渗透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范畴。２０１２年，涅托总统上台后不遗余
力地推进能源改革，允许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资源的开发。政府的土地和能源改革引起了

印第安民众的持续抗争，在包括州府图斯特拉古铁雷斯（Ｔｕｘｔｌａ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
萨斯在内的多个城镇，几乎每周都有印第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土地政策与能源改革。

总体上而言，恰帕斯州印第安族群的土地问题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土地资源的匮乏。虽

然１９２７年宪法改革后强调村社集团分配土地，土地分配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随着人口增多，印
第安村社人均土地的面积持续减少，而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彻底摧毁了印第安民众获得土地的机会。

２００７年，恰帕斯印第安农户家庭的土地面积不足６．６公顷，远低于１９９１年的９．６公顷。④ 另一方
面，印第安民众将土地问题与能源问题并置，“停止对我们土地上自然资源的掠夺”、⑤“村社是土地

的主人”、“国家不能出卖矿山”⑥等口号的提出显示着恰帕斯州印第安土地与能源问题的更为深刻

的内涵。这一抗争的实质是印第安民众对墨西哥政府通过宪法修改和政治改革，将土地与各种资

源的开发权彻底转卖给资本市场的不满，是作为这一社会空间主体的印第安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

社会空间的资源所有权与处置权的捍卫，亦是对墨西哥政府长期无视印第安人权益的反抗。

２．贫困问题 由于海拔高，交通闭塞，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以种植玉米、大豆
和咖啡为生。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土地资源不足，加之缺少商业流通造成了印第安人长期贫困的

状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持续恶化了印第安人的生存境况。贸易自由化是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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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口号常见于恰帕斯各地印第安族群的游行示威中。



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墨西哥政府通过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在效率优先的名义下，弱化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建立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这一改革却忽视了公平性

的强调，少数人从市场化的改革中获利，底层的印第安人却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失去了国家应有的保

护，陷入越发贫困的状态。具体而言，墨西哥政府逐渐削减关税壁垒，允许美国、加拿大的农产品进

入。萨利纳斯政府更是取消对国内农产品的最低价格保护、低息贷款以及对肥料的补贴政策，改为

以土地为单位的乡村支持计划，这一计划大幅降低了对于农民的补贴。① 来自外国的廉价农产品

重创墨西哥农业，导致农民的大量破产。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市郊的不少印第安农民表示，

１９９３年前后，当地咖啡的收购价格甚至不到２比索一公斤。迫于无奈，很多印第安离开农村，前往
城市谋生。

由于大部分印第安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少相应的技能，只能从事泥瓦匠、小工等工作，收

入微薄。２０１５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圣达·卡达利那（Ｓａｎｔａ
Ｃａｔａｒｉｎａ）自治村社，１２．６％的家庭月收入在０—１０００比索之间，４１．３％的家庭月收入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比索之间，３３．９％的家庭月收入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比索之间，仅有１２．２％居民收入在３０００比索以上，②

同年墨西哥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为１５２９６比索／月，恰帕斯州为９８８３比索／月。③ 租住在城市的他们
还要承担不断上涨的房租。迫于无奈，大量进城务工的印第安人只能在城市外围搭棚度日。图斯

特拉古铁雷斯、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等不少城镇的外围形成了大片印第安人聚居的贫民窟。

恰帕斯州印第安人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恰帕斯

后，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成为依附殖民者的底层劳力。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及土地革命后，从

事农业生产的印第安人同样沦为经济秩序的底层。因此，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考

虑到印第安人的诉求。在效率优先的名义下，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摧毁了对于印第安人的最后保护，

使得原本就处于底层的印第安人陷入了更加困顿的状态。

３．文化传承问题 殖民时代开始，本土的印第安民众即被视为落后的象征。殖民者采取屠杀、
隔离和同化并行的政策，试图将其改造为殖民者忠诚的奴隶。墨西哥建国后，以混血的梅斯蒂索人

（Ｍｅｓｔｉｚｏｓ）为主体的政府将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第安人视为国家发展的阻碍。针对印第安人的
同化、融入政策是墨西哥政府处理印第安族群的一贯方针。

在墨西哥，语言是区分族群的重要标志。墨西哥政府试图通过对西班牙语的推广和印第安语

的禁用，去除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并将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墨西哥人”。１８２４年，《墨西哥
联邦宪法》就规定墨西哥只有一个民族（墨西哥民族）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④ ２０世纪初，墨西
哥国家教育体系建立后，墨西哥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１９１１年颁布的《基
本指导法》（ｌａＬｅｙｄｅＥｓｃｕｅｌａｓｄ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ａ）禁止印第安人在学校使用印第安语。⑤

１９４８年，旨在普及西班牙，同化印第安人的墨西哥国家印第安事务署（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ｔａ，
ＩＮＩ）成立并发挥运作。⑥ 在包括恰帕斯在内的印第安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下，墨西哥公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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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政策改革———兼论农业补贴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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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得以重建，并开始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区域推行双语教育。① 萨帕塔运动爆发后，
墨西哥政府于２００１年修改了宪法，明确了在印第安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的方针，同时赋予本土社区
参与教育实践的权力。②

表面上而言，当前墨西哥政府已经从立法层面上给予了印第安语合法地位，但印第安教育发展

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大部分印第安人聚居的村社自然条件恶劣，新分配的教师并不愿意前去从教。

除了城市周边的印第安小学外，大部分村社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师资短缺问题。另一方面，随

着经济条件恶化，大部分印第安人前往城市谋生，而城市学校并没有任何印第安本土语言的课程。

此外，新自由主义改革下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渗透造成了当前印第安社会世界观和传统道德秩

序的崩塌。崇尚土地、太阳的印第安人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及到人与

人之间。然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开始介入印第安村社。围绕土地、矿山
产生的纠纷使得印第安村社矛盾重重。恰帕斯地方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７年，恰
帕斯地方村社就因为土地问题爆发了７３１起冲突。③ 在盛产琥珀的锡莫霍韦尔（Ｓｉｍｏｊｏｖｅｌ）村社，原
本服务于村民的村社酋长大肆占据琥珀矿山，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商业资本的入侵改变了传

统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使得印第安社会的传统道德与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

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问题实质是多元族群社会中权力资源的分配不公。在西班牙殖民者建构的

统治秩序中，本土的印第安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末端，无法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在墨西哥独立后，

印第安人仍然处于社会等级的底端，是墨西哥社会底层、边缘族群，无法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进而

遭受土地资源匮乏、经济贫困和文化传承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底层的印第安人才会沦

为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牺牲品。诸如萨帕塔起义在内的印第安族群运动的兴起，是印第安人

对长期由精英控制的政府对印第安人冷漠和暴行的抗争，其目的在于寻求从殖民时代以来本土的

印第安人长期失去的尊严、平等和权力。

二、墨西哥政府在印第安问题治理上的不足

由于印第安族群的抗争持续存在，墨西哥独立后，以印欧人为主体的政府便采取一系列措施，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萨帕塔运动爆发后，历届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纷纷承诺在任期内彻底解决包括

萨帕塔运动在内的印第安问题。然而，墨西哥政府的治理措施不仅没有解决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问

题，反而持续恶化了印第安人的生存境况，造成了当前恰帕斯州的混乱与失序。具体而言，墨西哥

政府在恰帕斯印第安问题治理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执政理念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 漫长的殖民历史使墨西哥形成了以印欧混血
人和白人为主体，印第安人和其他族群共同构成的多元社会。虽然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中，本土

的印第安文明成为墨西哥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但印第安文明的悠久历史以及印第安族群先于混

血的墨西哥国家认同存在的客观事实，使墨西哥政府一直将印第安人视为“落后的、分裂国家的”

潜在力量。这一观点突出体现在盛行于印欧人中、旨在于解决印第安人问题而形成的印第安主义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的概念上。被称为印第安主义之父的卡米欧（Ｃａｍｉｏ）这样论述到：

我们务必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整体，但当前我们国家却存在内部分裂，主要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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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发展之外的印第安人。因此，我提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

起，形成一个同质的、单一的、没有分裂的国家，这就是我所说的印第安主义。①

“印第安主义”的提出反映着执政的印欧人阶层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立场及其对印第安族群

的污名化建构。在印欧人为主体建构的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印第安人处于国家权力格局

的底层，是低等、劣势的象征，是国家主流族群征服、同化的对象。这也意味着，墨西哥政府对待印

第安政策继承了殖民时代的遗留，其执政的实质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执政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印第安

人的征服、剥削的内部殖民主义的过程。

墨西哥政府在印第安问题处理上的内部殖民主义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印第安人

的认知。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超过９０％的印第安民众认为他们曾不同程度地遭遇过种
族歧视。年长的印第安人回忆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印第安人是不能走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
斯卡萨斯的大街上的。“一旦走上，印欧人的拳头就会蜂拥而至”。２００６年，佐齐青年胡安考上了
恰帕斯自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第一天，安顿完毕的胡安饥肠

辘辘地找到了一家饭馆，却因为身着传统佐齐族服装被店主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同年，因为发动

同学加入共产主义组织，胡安被恰帕斯自治大学开除学籍，但一同组织的印欧人同学却安然无事。

对于多元族群的国家而言，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ｗｅａｋ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②以及在此基础
上文化区隔的消解是其民主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基本条件。然而，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与

文化裂痕的消解并非建立在主流族群对亚文化群体否定与征服的基础上，而是取决于民族国家内

部多元族群平等地位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认同的共享和对亚文化认同的超越实现的。在

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执政的印欧人族群只是继承了殖民时代的种族政策，形成了族群中心

主义立场和内部殖民主义的执政方针。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墨西哥政府在印第安问题的处理上不

仅没能采取有效的治理策略，反而导致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持续恶化。

２．印第安事务治理中的权力集中及高风险政治的形成 如前所述，当前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
问题产生根源在于执政的印欧人阶层秉持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理念，以及在此基础

上无视印第安人的基本权益，并表现出对印第安人的制度性偏见和永久性排斥，使之处于权力资源

分配的末端，导致诸多问题的产生。因此，恰帕斯印第安问题解决的关键，首先在于平等族群关系

的建立，进而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系，执政的印欧人阶层并不愿意重新分配

自身掌控的权力。虽然近年来迫于印第安人不断抗争的压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少数族群人权保障的

关注，墨西哥政府在印第安问题治理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只是通过暂时性的措施回

应印第安人的诉求，并没有从根源上动摇墨西哥国内的权力分配格局，其目的在于维系执政阶层的

统治。以土地问题为例。虽然大革命之后，墨西哥宪法规定了土地集体所有，并在印第安农村建立

了村社土地分配的机制。但大量事实表明，只是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印第安人才分到少量的土

地；③二战后，随着建立在土地集约基础上商品农业的发展，印第安人的土地分配再次中断；２０世纪
中期，恰帕斯州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石油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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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ｔ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①的出现，包括农业在内的诸多产业陷入持续衰退的状态，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印第
安人再次陷入困境。② １９７４年，恰帕斯州召开了第一次土著大会，土地分配中的腐败、印第安人收
入低下成为民众控诉最多的问题。③ 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彻底终结了印第安人获得土地的梦想，

更使其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牺牲者。

２０１３年，涅托政府开始推行“消灭饥饿”计划。这一计划拟重点在贫困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恰
帕斯州解决粮食短缺问题。④ 然而，除了临时性发放救济粮食和生活用品外，这一计划并没有其他

特别措施。基于此，公民独立协会联盟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的负责人胡安认为，“涅托政府

的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革命制度党２０多年推进的改革遮羞。虽然得到了一些粮食，但从长远来看，
这一计划对改善印第安人的贫困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改革没有从根基上改变印第安人的

社会经济地位，何况政府也不会永远给你粮食。”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诸国都兴起了印第安族群自治运动。除了尼
加拉瓜印第安自治运动因为有美国的干涉而涉及到独立诉求外，其他国家印第安族群自治运动并

没有涉及分裂或是独立的诉求，⑤其实质是在国家无法保障印第安族群的基本权利，全球化与新自

由主义改革给印第安社会带来持续危机的情况下，印第安族群试图以主体性的、地方性的自治实践

对印第安社会问题的回应。

１９９４年，马科斯率领印第安人发起了萨帕塔起义，旨在要求墨西哥政府改变长期以来对待印
第安族群不公正的政策，解决困扰印第安族群的土地问题、批准印第安自治，维护印第安妇女权益

与实现墨西哥社会公平，同时要求政府通过立法手段保障印第安族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问

题。经过艰苦的谈判，墨西哥政府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于１９９６年达成了《圣安德列斯条约》，承诺
修改宪法允许印第安族群自治，保障印第安族群的基本权利。此后，墨西哥国会却拒绝批准这一条

约。迫于无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占领了部分印第安村社，建立萨帕塔民族解放自治区，开展了印

第安人为主体族群自治实践，在传承印第安文化、捍卫印第安族群的权益和实现印第安社会发展上

做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⑥ 在萨帕塔运动的鼓舞下，国家控制区域内的印第安社会组织也开

展了一系列自治运动。公民组织协会独立联盟在恰帕斯州高地城镇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建

立了一个名为圣达·卡达利那的自治村社。在公民组织协会独立联盟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

负责人胡安的领导下，自治村社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治实践。其中包括给社区居民免费分配土地、房

屋，给予印第安民众基本的物资条件保障；鼓励社区儿童前往临近学校学习；在社区内开展包括计

算机在内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印第安成年人的就业比重；鼓励社区居民使用族群语言，在村社内

部设立节日委员会，集体庆祝族群节日，传承族群文化等。

印第安族群的自治实践更是其作为普通国民参与墨西哥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为了抗议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伊瓜拉市（Ｉｇｕａｌａ）发生的政府勾结黑帮枪杀４３名学生事件，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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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自治社区民众在恰帕斯州内的多个城镇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严惩９·２６事件的幕后凶手，
清除各级政府中的黑帮势力。２０１４年，恰帕斯州奥克辛克（Ｏｃｏｓｉｎｇｏ）市政府取消了个体司机的出
租车经营权，准备将其拍卖给一家企业。为了声援失业司机，圣达·卡达利那社区民众发起了示威

游行，要求政府承担应有责任，妥善解决出租车司机的就业问题。此外，自治社区的印第安民众还

组织了反对政府能源私有化改革、反对统一的教师资格考核制度等多起抗议运动。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包括来自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的行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是包括

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在内的多元主体互动协作的过程，强调以成熟的市场机制、健全的法制、文明

的公民个体及社会组织的成长为基础。① 包括萨帕塔自治区和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在内的多

个自治实践表明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社区自治在缓解印第安社会的危机，促进印第安文明的传承

以及推动墨西哥社会进步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也从事实层面上证明了印第安人并非是

“落后的、分裂的族群”，作为主体的他们有能力参与政治实践，推动印第安社会和墨西哥国家的

发展。

对于执政的印欧人而言，印第安人发起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实践是对墨西哥国内政治权力的再

分配，进而威胁到基于这一政治权力分配基础上的经济资源。同时，印第安人对新自由主义反抗的

一系列自治实践更是对墨西哥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抗争。这不仅威胁到墨西哥与世界经济格局的稳

定，同时也威胁到作为这一结构组成的印欧人利益。因此，执政的印欧人阶层并不支持印第安族群

的自治运动。虽然２００１年，墨西哥修改了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印第安人的自治权力。但这
一宪法将印第安族群的自治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单一的国家文化框架内，并将印第安族群自治的空

间大幅压缩。② 此外，历届墨西哥政府拒不承认萨帕塔自治区，并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摧毁萨帕塔自

治区的行动。在萨利纳斯和赛迪约执政期间，针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及其支持者的军事打击和暗

杀行动时有发生。福克斯执政后，迫于国际社会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同情态度，其采用了整体消

耗战（ＧｕｅｒｒａｄｅＤｅｓｇａｓｔｅ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ｌ）。③ 在国家控制区域内，墨西哥联邦、恰帕斯州和圣克里斯托瓦
德拉卡萨斯市政府针对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发起了一系列清除运动，试图从根源上摧毁印第

安族群的自治实践。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系，以印欧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并不愿意将权力资源分配给底层的印第

安人，迫于形势采取的治理策略只是从表面上对印第安人诉求的回应，目的在于维系印欧人对政

治、经济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对印第安人试图分配政治权力、重构墨西哥国家秩序的自治实践，

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政策。墨西哥政府在印第安事务治理中对权力的集中掌控不仅没有

解决印第安问题，反而固化了墨西哥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印欧人和印第安人的贫富分化。围绕权

力资源的争夺更是激化了执政的印欧人阶层和印第安族群之间的矛盾，使得多元族群以和平方式

重建社会秩序、再分配权力资源、解决印第安问题变得遥不可及，由此导致了恰帕斯社会中高风险

政治的存在，成为影响墨西哥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３．准军事团体对印第安事务治理的涉入及其导致的政治衰败 作为“完美的独裁”，④２０世纪
革命制度党执政时创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整合机制。这一机制是通过建立工人、教师、农民和军

３３

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及其治理失效的原因　

①

②

③

④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ＣｅＡｃａｔｌ，Ａ．Ｃ，“ＲｅｆｏｒｍａｓａｌａＩｎｉｃｉａｔｉｖａｄｅＬｅｙｄｅＤｅｒｅｃｈｏｓ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ｈｔｔｐ：／／ｃｅａｃａｔｌ．ｌａｎｅｔａ．ａｐｃ．ｏｒｇ／ｄ－ｃｕａｄｌｅｙ．ｈｔｍ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ＬóｐｅｚｙＲｉｖａｓ，“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ａｙ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ｏｅｎＣｈｉａｐａｓｅｎｅｌｇｏｂｉｅｒｎｏｄｅＶｉｃｅｎｔｅＦｏｘ”，ＲｅｖｉｓｔａＣｈｉａｐａｓ，ｖｏｌ．１５，

ｎｏ．１，２００３．
〔美〕乔治·多明格斯：《２０世纪后半叶拉美落后的根源：发展战略、不平等以及社会危机》，载〔美〕弗朗西斯·福山编，刘伟译：

《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５年，第８４页。



人等职业社团，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治理。①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
去国有化的影响下，随着国家公共投入的削减以及对国内产业保护政策的取消，职业社团与革命制

度党的矛盾日益增多。此外，围绕经济利益而生的新生阶层蓬勃出现，墨西哥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守旧的革命制度党不仅无法得到新生阶层的支持，亦失去了旧有职业社团的依靠，直接导致了其在

２０００年大选的失败。
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福克斯于２０００年成为墨西哥新任总统，政党轮替的墨西哥完成了民主转

型。与此前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不同，多党制的实施及众议院选区多党竞争的出现致使联邦政府

无法有效控制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在国家构建尚未完善、地方社会权力主体日益多元的背景

下，不少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正式力量的依赖，部分州、市的地方政府甚至被贩毒、军事集团控制，

在造成地方社会持续动荡、治安问题突出的同时，亦导致墨西哥民主质量的持续下降以及民众对政

府信任度的不断降低，呈现出政治衰败的特征。②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伊瓜拉市政府与黑帮勾结，枪
杀４３名学生事件即是其中一例。

在恰帕斯州，准军事团体（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ｏ）是当地最为重要的非正式力量。殖民时代前，不少
印第安村社就建有自己武装力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随着农民破产的增多，大量失业的、无家可
归的印第安人离开革命制度党控制的农民协会，他们组成拥有武器的准军事团体，以打家劫舍为

生。最初，由于无法控制不断兴起的准军事团体，革命制度党控制下的恰帕斯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对

准军事团体依赖，实现对印第安社会的管控。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恰帕斯印第安族群运动的大规
模蔓延，革命制度党政府亦希望借助准军事团体的力量，平息包括萨帕塔运动在内的印第安族群运

动，甚至制造了震惊全球的阿克特尔（Ａｃｔｅａｌ）惨案。③

为避免违反国际劳工组织１６９号公约对原住民自治权保护的规定，福克斯政府在应对萨帕塔
民族解放军时采用了“整体消耗战”的方针。利用非正式的准军事团体从印第安族群内部瓦解萨

帕塔民族解放军，是这一方针的重要组成。在联邦、州政府的支持下，恰帕斯地区的准军事团体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除了破坏萨帕塔自治区外，准军事团体开展了一系列反社会的运动，攻击为印第

安农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为政府部门的土地开发驱逐当地居民，为政府部门开展

情报工作，干扰司法审判，插手当地的宗教事务，部分准军事团体甚至公然进行卖淫、贩毒等违法活

动。基于这一事实，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认为，“恰帕斯地区的准军事组织不仅没有消失，反

而从１９９７年的阿克特尔的屠杀中迅速地拿起武器！”④

从２０００年至今，虽然联邦和恰帕斯州政府都经历了多次政党轮替，但包括革命制度党（Ｐａｒｔｉｄｏ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ａｒｉ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ＰＲＩ），绿色生态党（ＰａｒｔｉｄｏＶｅｒｄ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ａｄｅＭéｘｉｃｏ，ＰＶＥＭ）、民主革命
党（Ｐａｒｔｉｄｏｄｅ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ａ，ＰＲＤ）和国家行动党（ＰａｒｔｉｄｏＡｃｃｉóｎ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ＰＡＮ）在内的
多个政党均有着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准军事团体。依靠准军事团体，从印第安族群内部瓦解抗

争运动是各级政府打击印第安运动的基本策略。目前，“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Ｌａ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ｄｅＬｏｃａｔａｒｉｏｓｙＭｅｒｃａｄｏｓＴｒａｄｉｃｉｏｎａｌｅｓｄｅＣｈｉａｐａｓ，ＡＬＭＥＴＲＡＣＨ）和“美好恰帕斯环境组织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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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夏敏：《政治衰败与国家社团主义的瓦解———革命制度党的案例》，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ＢｏｒｊａｓＧａｒｃíａ，Ｈｕｇｏ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Ｃａｌｉｄａｄｄｅｌ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ｅｎｇｏｂｉｅｒｎｏｓｌｏｃａｌ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ｓ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ｅｎＭéｘｉｃｏ”，Ｅｓｐｉｒａｌ，ｖｏｌ．２２，

ｎｏ．６２，２０１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同情萨帕塔起义军的蜜蜂（ＬａｓＡｂｅｊａｓ）组织在恰帕斯州恰那洛（Ｃｈｅｎａｌｈó）市的阿克特尔（Ａｃｔｅａｌ）村教堂避

难，被革命制度党政府支持的准军事集团屠杀，造成４５人死亡，无辜丧身者中甚至包括身怀六甲的孕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ＡｕｔóｎｏｍａｄｅＭéｘｉｃ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ｓ，ＣＨＩＡＰＡＳ（ＮＯ．１５），Ｍｅｘｉｃｏ：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Ｅｒａ，

２００３，ｐ．１０９．



协调委员会”（Ｌａ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ｄｏｒａｓ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ｃｉｏｎｅｓｐｏｒｅｌＭｅｄｉｏＡｍｂｉｅｎｔｅｐａｒａｕｎＣｈｉａｐａｓＭｅｊｏｒ，
ＣＯＭＡＣＨ）是恰帕斯高地地区两个最为强大的准军事团体。这两个准军事团体由高地地区的地
痞、流氓组成，凭借完善的武器装备，这两个准军事团体曾多次屠杀村民、强占房屋、驱赶居民、虐杀

儿童。国际人权组织曾在恰帕斯当地媒体控诉这两个集团的暴行，但在州政府的支持下，两个准军

事集团更加有恃无恐。

公民组织协会独立联盟建立的圣达·卡达利那的自治村社是目前恰帕斯州影响最大的印第安族

群运动。为了彻底摧毁这一社区，“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和“美好恰帕斯环境组织协调委

员会”发起了一系列打击行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组织持枪攻打圣
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在自治村社治安委员会和村民的顽强抵抗下，“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

会”组织无法攻入社区，最后放火焚烧了与自治社区相邻的玛雅医学中心。在自治社区民众的共同努

力下，大火最终扑灭。事件的第二天，官方控制的媒体公然宣称是自治村社的民众纵火，声称要逮捕

自治社区的领导人胡安及其父亲马利阿诺。２０１５年１月，“美好恰帕斯环境组织协调委员会”的领导
人马丁·桑蒂斯在当地媒体上发布消息，污蔑自治社区领导人胡安及其家族犯有强奸等罪行。①

由于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将格雷罗州９·２６事件中无辜丧生的４３
名学生家长邀请至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给恰帕斯地方和墨西哥联邦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

２０１５年的８月１０日，在恰帕斯州政府的授意下，“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和“美好恰帕斯
环境组织协调委员会”联合派出人员，绑架了自治社区２５０余户家庭的成员，打伤了自治社区１７０
多名居民，最终迫使社区民众从自治社区撤离。自治社区瓦解后，领导人胡安四处奔走呼告，在表

达重建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诉求的同时，揭露墨西哥各级政府以及准军事团体对印第安族群

的迫害。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开始，胡安一家不断收到两个准军事团体发布的死亡威胁。２０１６年３月
２４日，上班途中胡安被两个准军事集团的成员伏击，最终身中九弹而亡。胡安去世后，自治村社的
民众和恰帕斯州内的政治组织在多个城镇发动了持续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迫害、镇

压以及准军事团体的暴行。准军事团体的大行其道，亦使得恰帕斯州民众陷入了持续恐慌的状态。

民主转型后，由于国家构建存在明显不足，亦是为了避免国际舆论的压力，墨西哥政府试图通

过对准军事团体的利用，从印第安社会内部瓦解族群运动。然而，萨帕塔民族解放自治区的长期存

在以及恰帕斯州内不断兴起的族群运动表明，对准军事团体和暴力政治的依赖不仅没有实现墨西

哥政府彻底“解决印第安问题”的诉求，反而激化了印第安族群的抗争运动，恶化了恰帕斯地区的

社会治安，引起了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普遍反抗，并暴露出当前墨西哥社会民主质量低

下的事实，使得恰帕斯州出现了政治衰败的现象。

三、结 语

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后，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沦为殖民者建构的统治秩序的底层，成为其

控制奴役的对象。在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执政的印欧人阶层继承了殖民时代的统治秩序，

在其构建的国家秩序中，印第安人仍然是处于底层的边缘存在，是异于主流族群的他者，是统治族

群征服、控制的对象。墨西哥国内不平等的族群地位以及权力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导致了恰帕斯州

印第安族群土地问题、贫困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的持续存在，并使其沦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牺牲

品。在全球资本的渗透下，失去国家保护、遭受全球不平等经济格局和国内等级秩序的双重压迫，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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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ｂｅｒｔｏＬóｐｅｚ，“ＣａｐｔｕｒａｎａｕｎＳｕｐｕｅｓｔｏＩｎｖａｓｏｒｄｅｌＭｕｓｅｏｄｅｌ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Ｍａｙａ”，ＥｌＨｅｒａｌｄｏ，２０１５－０１－０２．



致使印第安人陷入了更加恶劣的境地。

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出于对自身权力资源的控制，墨西哥政府对印第安问题的治理

只是对印第安人诉求的表面回应，并不愿意从根本上动摇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对于权

力资源的掌控使其拒不承认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回应当前印第安问题的自治实践。墨西哥民主

转型后，在国家构建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恰帕斯州政府和墨西哥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对印第安准

军事集团的利用，从印第安社会内部瓦解不断兴起的族群运动，实现“族群问题的彻底解决”。在

印第安民众日益觉醒的当下，墨西哥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困扰已久的印第安问题，反而造

成了当前恰帕斯州内的风险政治和政治衰败的出现。这也意味着，墨西哥政府在恰帕斯州印第安

问题的治理和民主社会建设上是彻底失败的。

在被准军事团体暗杀的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负责人胡安·卡洛斯的葬礼上，胡安的弟弟

卢西奥向参与葬礼的两千多名恰帕斯民众呼吁，“让我们忘记仇恨，团结起来，与不平等的社会制

度抗争！”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中心广场上此起彼伏的“永生胡安，斗争继续”的呼声显示着

印第安族群的觉醒与成熟。如果不改变种群中心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施政理念以及权力资源绝

对集中的现状，随着印第安人抗争运动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恰帕斯民众参与其中，恰帕斯州内的

风险政治与政治衰败可能蔓延至整个国家。原本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实现的权力分配可能演变为印

第安族群自下而上的、以暴力形式实现的权力分配，进而对墨西哥整个国家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及其治理失效现状对全球化族群问题的治理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在多元族群交织共存的当下，如何在不同族群间实现权力资源的均衡分配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多

元族群共同发展的路径是全球化时代族群问题解决的关键。这一路径机制的建立需要执政族群与

阶层彻底清除种族中心主义的束缚，在实现对其他族群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在制度层面上为多元

族群共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路径支持。同时，这一过程亦有赖于多元族群共同参与。这不仅是

全球化时代健全的治理体系和多元族群共同发展路径的基本诉求，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ｗｅｒｅ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ｙｒａｍｉ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ａｃｋｏｆ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ｓ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ｅｘｉｃｏ’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ｒ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ｙ
ｂｅｃａｍ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ｒｅｆｏｒ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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